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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薇个展：故事新编 	

策展人	/	汪民安	
开			幕	/	2019.9.7		4	pm	
展			期	/	2019.9.7-	10.25	
地			点	/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北京第一空间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地宣布，将于 2019 年 9 月 7 日下午 4 点，在北京第一空间推出由汪民安策划的彭薇个展“故事新编”。这是

继 2017 年彭薇苏州博物馆个展后，艺术家新作的首次集中展示。除彭薇的经典作品《遥远的信件》、《平沙落雁》、《好事成双》

系列外，将展出其四年来创作的 40 米巨幅卷轴《故事新编》、叙事组画《七个夜晚》、《窥》系列和装置《器世间》等三十余件

作品。 

 

 
共在和榜样	
——关于彭薇的《七个夜晚》和《故事新编》	
  
策展人/汪民安		
		
彭薇用两种方式来讲述她的两类不同的故事：一种是跟她有关的故事，她梦中出现的虚构故事，或者与她经历相关的故事，这

是她《七个夜晚》的叙事；另一种是历史故事，中国古代女德书《闺范》或《二十四孝》中记载的故事。这是她的序列作品

《故事新编》的讲述。两类故事的性质不同（一种是来自自己的经验，一种是来自书本的记载），叙事方式也迥异。	

	

《七个夜晚》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夜晚的故事，是七个不同的院落空间在一个夜晚同时发生的不同故事。彭薇将这七个院落空间

并置起来。这是七幅关于故事的绘画，但显而易见，这也是七幅关于空间（院落）的绘画。或者说，故事和空间紧密地套叠在

一起。在此，故事不是在时间的连续线索中展开，而是在空间的并置部署中铺展。	

	

尽管画面中出现了大量的人物，但彭薇也同样将空间作为自己绘画的主角。她倾注全力地画瓦，门窗，栅栏，台阶，护栏，回

廊和树木，她耐心地画这些建筑的要素，让它们成为画页上最醒目的对象。画面上出现了大面积的瓦。彭薇通过短小的弧线勾

勒了一片片瓦，这些重复平行的弧线，重复平行的瓦，构成了一个个齐整而单纯的屋顶，这些屋顶整洁而疏朗，相互叠拼，层

层交错，它们延伸出来的翼角也相互呼应。这既是屋顶和屋顶，建筑和建筑之间的呼应，也是画面内部的空间和空间的呼应。

这些大量线条组成的一个个宽阔屋顶（彭薇以无限的耐心去一笔笔地勾线），因为彼此之间呼应和共鸣，并不显得压抑和突兀，

相反，它们盘旋在画面的上方，形成一种曲线的巧合节奏，而让整个画面显得均匀，稳定，和谐——虽然有众多的空间，有毗邻

交错盘旋繁复的空间，但是这些空间并不显得混乱。哪怕彭薇用不同的尺幅来展示它们，将它们并置在一起，她也总是能够让

她的画面整洁和素净。她勾了那么多线，但每一根线都没有出现闪失，每根线都牢牢地站在它该占据的位置上，每根线都服从

画面的整体配置和整体节奏。正是这些稳定而严谨的线，使得这些画面稳定而和谐，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空间也因此令人觉得

舒适——这是简洁，素净，适度和舒服的空间，人们想居住其中并感到心安的空间。	

	

事实上，与其说彭薇的线勾勒了画面中的建筑空间，不如反过来说，彭薇画中的空间和建筑是对各种线条的展示。直线，弧线，

曲线，斜线，大量的平行线，这种种线的分布，交织，贯穿，勾连，构成了空间的基石。一旦用这种简洁明了的细线来勾勒空

间，这种空间就不具有石头般的厚重，就并非严密而暗黑的锁闭空间，尽管这是纯粹的黑白绘画，但细线所编织的空间显得轻

盈，流畅，敞开，透明。这不是幽暗而隐晦的密室，而是明亮的生活空间和世俗空间。这种空间可以被不停地穿透、窥视、敞

开，这不同的诸种空间也因此能串联在一起。它具有强烈的可见性。人的秘密，心事，内在性，行动以及囊括所有这些的故事，

都可以在这个空间中不断地显现和闪耀。室内和室外，不可见性和可见性，隐私和真相，就此能串联、纠缠和交织在一起。这

是空间，但不是禁止和障碍的空间；这是家宅，但不是将个人和隐私囚禁起来的家宅；这是建筑，但不是牢不可破无法穿越的

建筑。	

	

彭薇在这些空间中还画了大量的树，它们枝叶繁茂，像屋顶一样，它们也覆盖了画面大量的空间。画面上还有风，它们不仅能

摇动这些枝叶，还能穿透那些线条勾勒出来的空的空间。而树和建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如果说，建筑空间是透明和敞开

的，树枝则形成了阴影，它是遮掩的，它和透明的房间形成对照，它让可见性保持着一定的不可见性。和房间的方正对比，树

是弯曲的；和房间的稳定对比，树是摇晃的；同房间的疏朗对比，树和树叶是密集的。树映照着房间，遮掩着房间，摇动着房

间，它丰富了房间和建筑，丰富了画面的单一性，也丰富了故事的复杂性。树是另一种动态和柔软的建筑，另一种可塑性空间，

它和房屋这样的直线所规划的确定空间叠拼成为一种混杂空间。它侵入了房屋，改写了房屋；反过来，房屋也赋予树这一高大

植物以空间和居所的意义。正是树，让房间隐隐绰绰；正是树，让故事在曲折地讲述；正是树，让人们在空间中闪躲和出没；

也正是树，让画面刮起了风。树让这些稳定的画面空间起了褶皱，也让画面的人物内心世界泛起涟漪。人不是被这些密集的树

枝和树叶空间所包裹，而是在它们之间出没，渗透，现身，透过它们的阴影闪出自己的面孔——彭薇的这些画中人物不仅是和他

人，也和空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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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建筑以及作为另一种建筑的树，就不再是故事发生的单纯场所，而是故事发生的催化剂，它们内在于故事，生产了故事，

编织了故事，是故事至关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而故事的主角，那些面孔模糊的男男女女，散布在这些空间的不同地点，他们

倚靠空间，借助空间形成了自己的姿态和动作：或坐或躺；或闲聊或娱乐；或孤身一人或围桌而聚，或嬉戏或争吵，或观望或

沉思；或正离开或正进入。他们展现的是日常姿态——或者更恰当地说，他们展现的是日常生活，他们就是在生活，这就是他们

的在世生活：他们不是生活在时间中，而是生活在空间中：这是他们的片段生活，也是他们的永恒生活。《七个夜晚》也是一

个夜晚，是一个时刻，一个瞬间。这种同时是片段和永恒的生活，就是他们的人生故事——人们很难在这里分辨出这个故事的内

核，它的兴起和结束，它的强度和指向，它是悲剧还是喜剧，人们甚至很难分辨出它的语境和历史指涉——或许这种不确定的风

格就是因为它来自梦境？	

	

彭薇说这是她根据梦境和她的经历画出来的几个夜晚故事。无论是虚构的梦境还是真实的经历，无论充斥着多少细节，我们在

这里还是看到了人的普遍状态，即一种共在状态：人和人同时性的共在。这共在意味着没有身体关联的人也是一个共同体；反

过来，有关联的人还是依旧保持着最深刻的隔阂。尽管每个人都倚靠着自己的空间，每个人都依据空间确定自己的特殊存在姿

态，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从一个超越性的广阔的俯视视角来看的话，他们并没有太大差异，他们就是处在同一个宽阔

的空间中。他们一起存在。他们的共在串联起了这异质性的七个空间，而这七个空间也让人们共同地存在，共同地串联。人们

也许会说，这样的故事没有太强的戏剧性，但是，如果我们从俯视的视角来看（大量的屋顶存在正出自俯视的视角），所有的

生活，所有的人，所有的故事，哪怕是戏剧性的故事，难道在上苍眼中不都是齐物一体的吗？共在，一方面意味着每一个具体

个体差异性存在，但另一方面却也充满悖论地意味着具体个体存在的差异的消亡，意味着万物平等。在彭薇的画面中，人的每

一个姿势都很具体，每个人都充满差异：行为的差异，情感的差异，状态的差异；但是，这每一个差异，在存在论的意义上，

却没有差异，它们就是人的姿态，就是人的一般性的在世存在，它们充斥在无限广阔的空间中而消除了差异，它们都属于在世

的存在游戏：快乐的游戏和悲伤的游戏，饮酒的游戏和睡觉的游戏，闲聊的游戏和打闹的游戏，一个人的游戏和众多人的游戏—

—每个人都在一个有限的时空中从事这种孜孜不倦的游戏。是的，每个游戏有不同的规则，但根本上而言，都是游戏，来自俯视

的视角将一切看做是游戏——彭薇的这些充满古趣的绘画（她具备传统水墨画家的一切技艺）不是奇特地和现在的电脑游戏场景

有类似之处吗？		

	

《七个夜晚》展示的是人和人的空间共在的方式，是普通人群的普通生活和凡俗生活。这些画面中的人是匿名者，是历史中的

无名过客，它们的生活平淡无奇。正是置身在这个复杂的图像构型中，作为个体的人，才成为普通的绘画要素，她的平凡性也

因此得以巩固和证实，他们无法从纷繁的空间中，从异质性的画面中显赫地凸显出来。而《故事新编》则完全相反，它叙述的

是纯粹的孤独个人的故事，是个人的非凡故事。《故事新编》似乎要故意偏离《七个夜晚》复杂、异质和交织的图像构型。它

的图像单一而简单，或者说，它只有肖像，它的图像就是单一的肖像。它是由一组孤零零的妇女（或者包括妇女在内的两个人）

的肖像构成。这些妇女孑然地站立在白纸上，这是光秃秃人物的绝对展示。	

	

这些妇女取自古代的一些关于妇女美德的著作（如明代的《闺范》和元代的《二十四孝》），她们不是虚构的人物，她们每个

人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彭薇根据这些故事想象性地绘制了这些人物。她只是绘制她们的肖像，而断然剔除了

她们的一切背景。这些妇女都处在一个激情时刻，大部分人拿着刀子准备自戕。正是这样非凡的激情和姿态，使得人们不得不

紧紧地盯着她们，人们不得不将好奇和研究的目光投注到她们身上。她们成为唯一的绝对的非凡客体。也正是因此，她们进入

到历史书写中，她们是作为榜样进入到《闺范》这样的古书中而被铭刻和记载的。她们作为女性的道德楷模而被记载。	

	

几百年后的今天，她们再次进入到绘画中。彭薇再次以图像而非书写方式将她们铭记下来。彭薇形象地展示了她们，但也简化

了她们的故事。那些故事寥寥几笔，彭薇的绘画也寥寥几笔，彭薇没有刻意地绘制她们的细节形象，也没有将她们的形象明显

地区别开来，这些妇女的衣着，面孔，发型甚至神态都较为接近甚至难以区分——显然，她们是一个类型的典范人物，彭薇并不

着意画出她们独一无二的美学痕迹（事实上，她以前画了太多的美的细节！），她不刻意地区分肖像形式。她只是强调她们不

同的姿态和动作——这些姿态和动作正是故事的核心。原初的古代文本的叙事也是将重心放在动作方面，它们是围绕动作展开它

的戏剧性的，动作是每一个简短叙事文本的高潮时刻。正是非凡的动作才构成了事迹。彭薇抓住了人物的动作和姿态，将动作

凝固化，这样的动作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这些戏剧性的动作，使得这样的妇女形象英雄化了。她们显得刚烈和勇猛。这非常不同于传统绘画中的女性形象，中国传统绘

画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柔弱、忧郁和感伤的，是退让性的，大多数女性正是通过退让才显现出她们的美德。但是，彭薇画中的

这些女性，同样是遵循社会的美德要求，同样是应和社会对妇女的规范原则，但她们刚好显现了刚烈和不退让，显现的是强烈

的意志和倔强。她们以倔强和不妥协的行为表达主导性的妇女美德观念：孝顺，贞洁和忠诚。美德是通过强烈的意志和激情来

完成的。	

	

也许正是这一点激起了彭薇探讨的兴趣。刚烈，勇猛，不妥协和激情（看看她们持刀的动作！），所有这些都天然地具有反叛

的征兆，但是，它们在这里又怎么滑入了那个主导社会所设定的美德和规范的框架呢？也就是说，这样规范性的美德和打破规

范性的激情是如何协调一致的呢？妇女的反叛和激情行动是如何成为妇女的循规蹈矩的榜样的呢？如果我们回到那些原初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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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本，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激情都是自我惩罚的，那些杀戮的刀子都是指向自身的，妇女的爆发行为都是对自己的残忍折

磨。她们实际上是因为自我折磨、自我毁灭和自我牺牲而被赋予美德的。所谓的妇女榜样，就是以其自毁而得以肯定。她们强

烈的激情是自毁的激情，她们的刚烈是自我牺牲的刚烈。那些女德书，不过是有关妇女自毁激情的颂歌。这样的妇女激情不是

针对和指向社会外部的批判激情，不是针对和指向男人，不是针对和指向社会道德教条的激情。彭薇重写这些故事，重新画出

了这些女性，当然有强烈的女性批判意识。她之所以根除了她们所有的背景，之所以直接和赤裸裸地描绘她们，就是为了更不

犹疑，更透彻，更直接地逼视和揭露这种人为的女性神话学：女性道德的神话是以妇女自我牺牲的方式而建构起来的：妇女的

忍让、谦卑，妥协和服从不是道德榜样，她们要进一步，她们要牺牲自己，让自己遭受痛苦，毁灭容貌，历经屈辱，摧残肉体，

只有这样才能构成榜样。只有这样，才能作为榜样被书写和铭刻。	

	

彭薇在今天重写这些故事，当然不仅是一个对历史神话的批判。这个神话在今天绝迹了吗？这些过去的女性榜样对今天来说意

味着什么？过去的价值和道德观念在今天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存活？彭薇提出了这些问题，彭薇在简化这些故事的同时，也

弱化了她对她们的评价（一个当代女性对古代女性的评价），她画出了画中人物的激情，但是藏匿了自己的激情。她只是将她

们从历史的沉睡中唤醒，将她们置放在当代，她让这些典范人物在当代复活，现身和展示，她让她们在当代开口和表演，如果

说，她们在过去从未被质疑的话，那么，彭薇试图让她们在当代接受检验。这组大幅的女性肖像画，这从上到下醒目地悬挂在

展厅的肖像画，这些缺乏信息背景因此让人们感到好奇的肖像画，难道不是逼迫人们去打探，回忆，考究和反思吗？这是将历

史强制性拉倒当下，让它和当下猛烈地发生撞击，这个展览就是这个撞击和震荡的巨幅景观。	

	

我们在这里仍旧看到一个女性艺术家对女性自身的永恒关切，或者说一个长久的女性问题以一种新的方式再次提出来：女性应

该实践一种怎样的行为模式？女性如何获得自己的自主性？女性如何被书写，被记载，被评价，被展示？女性历经了怎样一种

规训模式和示范模式？从根本上而言，这依然是一个性别政治的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答案，但是，过去的模式一定会被质疑，

或许，只有在质疑中，只有在对过去的主导性文本所奠定的妇女神话的质疑中，一种新的可能性才能展开。《故事新编》不仅

以特殊的图像塑造质疑了一个女性绘画传统（如果说存在着一个女性绘画传统的话，），它也是对古老的图文关系问题的再思

考（图像和文字的关系是一个持续引人注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质疑了一个有关女性生活模式的传统（这个传统则是

无可置疑的）。不过，这些女性尽管动作显得刚烈，但是，彭薇还是赋予了她们的目光一丝犹疑和哀愁。任何一个坚定的人物

榜样，总是有某种柔软的东西从身体中悄悄地倾泻而出。	

	

	

	
关于策展人	
	

汪民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现代艺术和文学。著有《罗兰·巴特》《福柯的界线》《尼采与身体》等

11 部。主编《人文科学译丛》（河南大学出版社），《生产》辑刊等。	

	

	

	
关于艺术家	
	

彭薇，生于成都，现居北京，南开大学哲学硕士，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2000 年彭薇以“遗石”系列为开端，先后创作了“绣履”、“彩墨锦绣”、

“脱壳绘画装置”、“好事成双”、“遥远的信件”、“One	Night“等众多系列，涉及平面绘画，三维装置、录像、照片等多种形式，成为中国

当代艺术中以水墨为材质进行创作的代表。彭薇凭借扎实的传统功底、中国水墨的表现手段和独特的私人目光，将古代艺术资源与现在连接，并与

西方资源对话，寻求过去与当下的平衡。	

	

彭薇先后在纽约、香港、台北、北京、上海、苏州多地举办个展，并参加了诸如北京双年展、成都双年展、记忆与当代——第 57 届意大利威尼斯艺术

双年展平行展、著作权：中国挪用艺术（上海 PSA）、“镜花水月——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展”（比利时欧洲当代艺术中心）、	“山水——中国当代艺术

展”Sigg	Collection（卢塞恩博物馆）、“中国私语”—希克收藏展（伯尔尼美术馆）,“水墨混搭：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当代艺术”

（澳大利亚）、“似重若輕”M+水墨藏品展等亚洲、欧洲、北美、大洋洲举办的当代艺术大展。	

	

2014 年彭薇入选新加坡美术馆“亚太地区当代杰出艺术家奖”。其作品先后被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波斯顿美术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纽约

布鲁克林美术馆、香港 M＋美术馆、中国美术馆、香港艺术博物馆、广东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北京画院美术馆、瑞士 Sigg	Collection、法国

DSL	Collection 等机构收藏。	


